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摆拍的“新闻摄影”——王庆松访谈

杜曦云

  

访谈时间：2008年2月3日
访谈地点：王庆松北京工作室

  

 
杜曦云（以下简称杜）：早年你主要是进行油画创作,后来为什么会转向摄影？

  

王庆松（以下简称王）：当时在北京有很大的社会压力，心情是焦躁不安的，好像是在较劲，不知道是跟社会还是跟人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期的创作有打架、斗殴的感觉，
仿佛生命中有一种红色在跳动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我个人在认识上也有了一定的变化：是不是可以用图片来记录这种感觉呢？于是我利用很多流行的图像、符号，然后合成
、拼贴。

  

杜：你所理解的摄影是怎样的一种状态?

  

王：当时我做的摄影，把它是看作是一种行为的记录，或者是另外其他的东西,根本不会想到它是一个独立的摄影。1997、98年的时候,才有人正式提出摄影这一概
念.那时候我还觉得可笑，特别是观念摄影的出现让我觉得很奇怪。后来我觉得有点不对——摄影有观念吗？ 

  

杜：你一直做所谓的摄影，你是不是依然认为它就是呈现一种图像？你一直强调语言的可沟通性、可交流性，用你自己的话说，就是力求让大众都能看的懂。但是语言有时候
过分的通俗易懂，会不会流于一种直白呢？

  

王：我觉得这种直白，关键在于你是怎么去看的。通俗性，并不是说是不加思索不加思考的,或者说是没有任何观点、没有任何目的的直白。这种直白，就是经过你的加
工，或者是根据你的总结，使它尽量的接近事实、接近现实生活。其实，直白的好与不好是很难界定的.但是我一直保持着对现实怀疑的态度.至于好与坏，这个东西很难
断定，有好的就一定有坏的。但是我真的表示出很多疑问，这个时候我觉得态度是至关重要的。

  

杜：你认为你的作品不是观念摄影。而且你也很反对别人把你的作品称为观念摄影。但在严格意义上讲，你的作品又不属于纪实摄影。因为你的作品实质上是表现你对某一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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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、现象、状况的个人看法，然后你再用一种摆拍的或者再造生活的方式把它拍下来。如果可以给自己作品归类或定义的话，你感觉它应该属于哪一类？

  

王：其实我一直把我的作品归类为新闻摄影。

  

杜：新闻摄影？

  

王：我的作品中你乍看会感觉与新闻摄影有点距离，但仔细琢磨以后，会发现它有新闻摄影最重要的要素，包括真实感、纪实性等.

  

杜：这些年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现象和重要问题，在你的作品中大都有所涉及。比如麦当劳文化的入侵、知识分子为金钱写作、广告的无尽覆盖、旅游团的庸俗文化消费、某些
社团以节约之名造成更大的浪费……你在很多问题领域、层面都有所涉及，这应该与你所认为的的当代艺术家的文化责任感有关系。那么你认为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责
任感是什么？

  

王：我觉得像我们这批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艺术家，往往是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。比如认为对社会要负责,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阴暗的一面。当然，或者也可以说有伪装性
的一面，年轻人可能就无所谓，他们觉得是这样就这样了，这肯定是相对要真实一些。我觉得这个东西跟那个时代的教育还是有一定关系的。 

  

杜：你现在拍的宏大场面的作品,都是像拍电影那样去搭景，而不是在电脑里去虚拟的？

  

王：对，一点都没有用电脑处理，而是通过搭景呈现的。我觉得搭景是一个重要的方法，因为每一个现成的东西，看似拥有一个很好场景或层次，但是在你拍之前,可能已经
有二、三十个艺术家拍过了，所以我从来不去做这样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也不是凭空臆造。为了搭景，我在现实中拍了很多照片。但是我觉得那只是素材，我不会把它直
接作为我的创作的一部分。所以，我搭景的目的在于亲自制作，跟别人是不会撞车的。我现在还不习惯助手帮助我工作，我认为不管你怎么做，它都会留下你的的痕迹，
而很多工作是无法让别人替代的。

  

杜：当助手去帮你做的时候，你是否对作品本身没有把握了?

  

王：它离你的距离会远了、隔膜了。我一直不敢拍短片，是因为对素材、对流动的画面很难把握。而我拍很多的照片，其实就是为了拍短片作准备。也许最终别人会
认为我最好的是短片而不是油画，也不是摄影，因为你在很多时候都是在为以后服务。你找了一些人帮你，但最好当他不在的话你自己马上能接手做。比如，如果摄影师
离开，你自己马上就能上手自己拍摄，每一个步骤你都摸得特别透，而且不停的跟他们去交流，甚至有些方面你比他们更有经验。因为你了解你的作品，了解你的照相机用
什么角度才能更准确地抓到你作品的实质。

 2 / 4



摆拍的“新闻摄影”——王庆松访谈 杜曦云 2008年

  

杜：你现在做作品所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，而作品数量却越来越少。你所谓的少做，是不是说你找到一个点的话，越来越谨慎，越来越不贸然出手，而是要经过精心、广泛的
调查及研究，以及自己的思索、加工，直到感觉自己可以精准、深入地来把握这一现象、问题时，才搭景，才开始拍？

  

王：对。不可能是想到一个或者遇见一个就马上拍它，这个我觉得太冒失了。当然，在拍摄的时候还是可以慢慢的来调整。所有东西都是经过你不停的考虑而形成的，
因为它只有具有典型性，才能去拍。如果这个景象不够典型的话，你急功近利的去拍，是无法产生好的效果的。

  

杜：要是那样拍的话，是不是有点浮光掠影?

  

王：除非你特别聪明、特别敏锐，有可能会灵光一闪地抓住精髓.但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人。但是我相信如果再过几年，可能会有更多人理解我的作品，觉得它不是简单地
摆几个东西，或者说是为了某些浮躁的目的，而是具有批判性的。

  

杜：那么下一步你会关注哪些领域？

  

王：始终会与现实生活有关系.因为生活在不停的演变。我一直认为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超级大国，这些人在想什么、做什么、可能发生什么，这些微小变化都可能产
生很大效应，这会给艺术家提供很多文化资源。事实上，我也开始慢慢转变一些东西。比如，我可能会拍一些小的作品，也许明年会拍一些风景，我会换一个角度去拍，
它可以不是艺术，但至少应该是一个好风景。这些是需要感情投入的.没有感情投入，你连一个关于乞丐的好照片也拍不出来。但是如果你仔细找了、仔细拍了，你肯定
会拍到一个不是概念化、简单化、空泛化的乞丐，甚至从这个乞丐的照片中会折射出另外一些事情来。所以我想从多方面考虑后再行动，而不是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。
现在的人太浮躁了，可能很多事情都要等一等、想一想、看一看再去做。过分的“快”是要出问题的。

  

杜：你是不是说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“大跃进”时期、盲从的时期？

  

王：是的。这种情形很恐怖。比如画廊，这些在国外也是需要几十年才能发展起来的，在中国两、三年就出现了。

  

杜：新一轮的“超英赶美”？

  

王：这肯定会出问题，大浪淘沙到最后，很多艺术家不知道怎么就消失在历史之外了。他们当时可能想，反正都是卖，就这样随便做吧，当做到出问题时就不做了，到那时

 3 / 4



摆拍的“新闻摄影”——王庆松访谈 杜曦云 2008年

也应该够了。但我觉得到那时不是够了，而是成为垃圾，成为一种没有价值的废物了。

  

杜：到时候成为历史的笑柄。

  

王：，反正没戏了。我觉得人一辈子能真诚、投入地做一点事情就很难得了，做不了太多。所以心态还是需要稳。画廊老催着，说展览没什么作品，你需要多做一点作
品。我觉得真的做不了那么多，所以还是应该慢慢来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艺术，我们的作品才能得到持续而稳健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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